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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检察官的帮助,我终于取出父亲生前的20余万元银行存款,更没想到的是,还找到了已失散20多年的母亲。”10月8日,兰某向浙江省松阳县检察院检察官致电表示谢意。 
而就在几个月前,兰某还在为如何取出亡父的这笔存款而烦恼不已。 
父亲离世
遗留银行存款难取出
25岁的兰某是家中独子,从记事起,他就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多年来父子俩相依为命。成年后,兰某外出打工,父亲在家勤恳务农,生活还算过得去。 
今年4月5日,兰某突然接到老家邻居打来的电话,告知其父亲被发现在家中离世。兰某迅速赶回老家办理父亲的丧事,当他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两张银行存折,共计20余万元。 
待心情平复后,兰某来到银行,准备取出父亲生前的存款。可没想到的是,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存款人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必须持有公证处出具的继承权证明文书才能取款。 
为了取得相应的证明文书,兰某又跑到公证处。但公证处工作人员称,兰某的母亲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由于无法确认兰某母亲的情况,故无法出具兰某享有唯一法定继承权的证明文书。 
这可难住了兰某。母亲究竟在哪儿?是否还在世?在兰某的印象中,父亲曾说过母亲在他两岁时就离家出走了。他也只依稀记得,母亲是云南人,姓成。后来找到的父母结婚证也显示了相同的信息。 
为了取出亡父的存款,兰某不得已踏上了寻母之路。 
母亲下落不明
申请撤销父母婚姻登记
兰某先是拿着父母的结婚证到辖区派出所寻求帮助,希望借此查找到母亲的一些信息。民警对此事很重视,第一时间帮忙查询。可是受早年技术条件所限,相关信息并没有进行联网登记,仅通过查询兰某母亲的姓名和籍贯,根本无法锁定具体对象。母亲下落不明,作为儿子的兰某自然也无法请求民政部门或法院撤销父母的婚姻登记。 
父亲生前的存款难道真的取不出来了吗?兰某一筹莫展。 
“你母亲当年提供的信息会不会有问题呀?”一位老乡无意间的一句话提醒了兰某。这位老乡还提到,村里曾经有人被冒名登记结婚,最后是检察院帮忙解决了难题。 
何不找检察院试试?今年7月3日,兰某向松阳县检察院申请监督,请求帮助撤销其父母的婚姻登记。 
接到兰某的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仔细研究发现,这起案件与以往所办理的案件大为不同。本案中,申请人并不是婚姻登记的当事人,而是当事人的子女。子女能否作为监督撤销婚姻登记的申请人呢?经综合研判,检察官认为,本案中申请人遇到的实体问题与婚姻登记相关,如果其父母的婚姻登记存在违法情形,损害了其实体权益,则符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所规定的当事人条件,属于其他利害关系人。 
与此同时,承办检察官认真查询了兰某父母的婚姻登记档案,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在1997年的婚姻登记原始材料上,女方的身份信息仅有姓名和籍贯,并无身份证号码或户口簿信息。检察官决定受理此案,查明事实真相。 
检察官多方调查揭真相
当事人顺利继承遗产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赶往兰某所在地的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调查相关情况,并很快从老一辈人口中获悉了一条重要信息:成某曾因犯罪被判过刑。如果真有此事,肯定留有案底,再找人就不难了。 
然而,检察官经多方查询,却没有查到有关成某犯罪的记录。当得知和成某一起被判刑的还有其他人时,检察官又通过同案犯的姓名去查找档案,最后,还真锁定了一起案件,发现在那起案件中,有一罪犯“陈某”与成某的信息重合度较高。 
此“陈某”和成某会是同一人吗?检察官随后查看相关笔录,并将成某与“陈某”的个人信息逐一进行比对,结果真的对上号了。至此,检察官基本能确定,那起刑事案件中的“陈某”就是成某。 
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承办检察官马不停蹄地到法院调取了那起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但相关信息里也仅包含“陈某”的名字及其户籍地云南省某县。于是,检察官又向该户籍地的检察机关发出协助查询函,查询是否可以匹配到该人员,但得到的回复是,查无此人。 
案件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通过再次研判“陈某”所涉案件的信息,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服刑地监狱这一关键信息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工作。松阳县检察院向“陈某”服刑地监狱发出协助查询函,调取“陈某”的入狱照片等信息。 
充分利用数字化办案手段,再由公安机关协助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比对,发现“陈某”和人口信息系统中的“陈某某”相似度极高,其籍贯为云南省某县,住所地为浙江省某县。为此,松阳县检察院又向浙江省某县检察院发出协助查询函,查询“陈某某”是否仍在此居住,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经过两省三地的监狱、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多方联动,终于找到了“陈某某”。 

那么,这个“陈某某”就是兰某的母亲吗? 
承办检察官拨通“陈某某”的电话,向她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陈某某”承认,自己就是那起刑事案件中的陈某,且在松阳县曾和他人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通过辨认婚姻登记申请表上的照片,“陈某某”确认那人就是她本人。她表示,早年自己被人以打工的名义骗至松阳县,并被安排至兰某父亲家中居住,后来与兰某的父亲结婚。由于当时未到法定婚龄,她便使用虚假的姓名与兰某的父亲办理了结婚登记。 
“陈某某”表示,当初与兰某的父亲结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希望能撤销该婚姻登记。另外,她还表示,这么多年没有陪伴在儿子兰某身边,心里十分愧疚,她自愿放弃对兰某父亲遗产的继承权。 
征询完兰某和“陈某某”的意见后,松阳县检察院主持并安排母子相认。事后,检察官问兰某:“你恨过你的母亲吗?”兰某说:“没有母亲陪伴的童年,确实有不少的辛酸。曾经也恨过母亲,但见到母亲的那一刻,发现我根本不恨她,母亲一直把我放在心上,从来没有放下我。”兰某的回答让检察官十分欣慰,同时也为他高兴——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他找到了母亲。 
为依法维护婚姻登记秩序和当事人合法权益,帮助申请人切实解决问题,今年7月20日,松阳县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等担任听证员,邀请特约检察员及银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属地乡镇等的代表作为列席人员参与听证会。 
承办检察官对调查查明的案涉婚姻登记情况进行展示,并介绍了本案的前期办理情况和当前的问题焦点。同时,松阳县民政局代理人对案涉婚姻登记情况、履职难点等进行了阐述和说明。 
随后,听证员们围绕婚姻登记、履职情况等进行现场提问,并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发表了听证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案涉婚姻登记应当予以撤销,检察机关应依法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参加听证会的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和民政部门撤销婚姻登记的文书就是有效的法律文书,凭这些文书,银行可以协助兰某办理相关的取款手续。 
在查明成某身份涉及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报姓名后,为守护司法的公平正义,松阳县检察院及时将案件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目前,检察机关已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更正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陈某的姓名、出生日期,同步更正犯罪档案。 
如今,兰某的烦心事彻底解决了,他不仅顺利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还重新收获了来之不易的亲情。 
■检察官说法 
本案撤销婚姻登记具有重要意义
婚姻关系是一项重要的人身关系,是配偶权、继承权、亲子权等重要人身权利的基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或使用虚假身份信息办理婚姻登记,不仅危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还会严重破坏婚姻登记秩序。 
此前,民法典未明确规定冒名登记结婚、弄虚作假结婚可撤销情形,2021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本案中的申请人兰某虽然不是婚姻登记的当事人,但其实体权益受婚姻登记的影响,自身已穷尽救济途径无法解决。检察机关分析研判认为其属于《指导意见》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最终受理该案。 
兰某的父亲已经死亡,是否还需要撤销虚假的婚姻登记?有人认为婚姻登记一方已死亡,婚姻关系自动解除,因此认为撤销婚姻登记没有必要。但检察官认为,这种婚姻关系的自动解除指的是配偶权的终止,其仍会产生继承权、亲子权等法律后果,而婚姻登记被撤销后,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婚姻双方不需要承担相互扶养义务,不享有配偶继承权,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可以协商解决或诉讼。 
具体到本案,兰某的继承权无法顺利行使,是因为在法定继承上还有一个母亲。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机关找到了兰某的母亲,她作为婚姻登记的当事人也表示要撤销这段虚假的婚姻登记。因此,在申请人以及当事人都要求撤销,且婚姻登记本身存在虚假的前提下,即使婚姻登记当事人一方已经死亡,对该婚姻登记作出撤销处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对该案的办理,正是对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的全面深化行政检察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切实维护弱势群众权益的积极响应。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运用大数据思维和一体化机制,联合两省三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监狱,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查明案件事实,督促行政机关主动撤销虚假婚姻登记,有效维护了婚姻登记秩序及当事人合法权益。
